
正
東
三
十
里

作
者
簡
介─

─

姜
泰
宇
︵
敷
米
漿
︶
，
一
九
八
二
年
生
，
桃
園

人
。
輔
仁
大
學
日
文
系
畢
業
，
國
立
台
北
教
育
大
學
語

文
與
創
作
學
系
碩
專
班
就
讀
中
。
出
版
十
餘
本
小
說
、

散
文
，
也
寫
劇
本
。
現
為
專
職
洗
車
工
。

得
獎
感
言─

─

我
經
常
想
像
一
個
枯
井
，
往
枯
井
內
丟
石
頭
。
因

為
是
枯
井
，
偶
爾
因
為
潮
溼
連
回
聲
都
沒
有
。
偶
然

聽
見
了
聲
響
，
我
不
敢
太
過
歡
天
喜
地
，
便
小
小
地
、

沒
有
表
情
地
開
心
著
。
繼
續
寫
下
去
，
你
要
繼
續
寫
下

去
。
枯
井
大
約
是
這
麼
對
我
說
的
。

短
篇
小
說
獎
首
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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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東
三
十
里

︵
一
︶
倒
數
四
天

他
們
說
呂
洞
賓
的
左
腳
踩
在
那
裡
，
前
幾
日
退
潮
時
我
去
看
了
。
可
能
有
凍
甲
，
或
者
拇
趾
有
繭
還
是
香
港
腳

什
麼
的
，
不
像
腳
印
。
像
砲
台
。
腳
印
是
會
前
行
的
，
砲
台
往
下
壓
，
再
也
無
法
離
開
。
總
之
在
作
醮
第
四
十
六

天
，
起
風
了
。

天
湖
宮
作
醮
要
四
十
九
天
，
今
年
是
從
四
月
八
日
開
始
，
我
的
船
票
上
面
就
是
這
個
日
期
。
連
續
搬
了
二
十
五

天
的
歌
仔
戲
，
看
了
無
數
次
天
台
山
呂
洞
賓
左
腳
的
事
。
白
天
偶
然
會
聽
見
隆
隆
的
砲
聲
，
這
裡
很
西
，
離
那
一
邊

很
近
。
那
裡
很
大
，
聲
音
也
很
大
，
隱
隱
約
約
的
，
好
似
呂
洞
賓
的
腳
一
下
又
一
下
地
踏
著
，
轟
隆
隆
，
讓
人
忘
了

聽
風
聲
。
沒
有
人
知
道
風
是
什
麼
時
候
停
下
來
的
，
整
個
島
靜
止
了
，
原
來
人
也
是
流
淌
的
，
沒
有
風
等
於
沒
有
移

動
，
我
們
也
靜
止
在
這
裡
。

學
校
後
面
那
群
黑
狗
，
每
隔
幾
天
就
會
少
一
隻
，
他
們
的
眼
睛
愈
來
愈
無
辜
，
我
不
敢
走
近
。
原
先

仔
店

的
老
闆
娘
會
負
責
我
的
餐
食
，
一
天
兩
次
。
風
停
了
，
船
也
沒
了
以
後
，
變
成
一
頓
，
最
後

仔
店
所
有
的
東
西1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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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來
島
上
的
釣
客
搶
走
了
，
老
闆
娘
說
，
﹁
攏
予
伊
，
咱
遮
較
斟
酌
咧
，
無
要
緊
。
﹂
老
闆
娘
想
退
我
餐
費
，
我
拒

絕
了
。
老
闆
娘
應
該
六
十
多
歲
了
，
接
下
來
的
每
日
為
了
我
的
吃
食
張
羅
，
村
長
弄
來
一
些
石
鮔
，
配
著
冷
凍
了
不

知
道
多
久
的
排
骨
煮
湯
。
石
鮔
觸
手
蜷
曲
著
，
與
我
入
夜
後
的
睡
姿
類
同
。
﹁
無
要
緊
。
﹂
老
闆
娘
說
著
，
脖
子
上

掛
了
個
淡
綠
色
的
小
型
收
音
機
，
裡
面
總
放
著
這
樣
那
樣
的
台
語
老
歌
。

這
裡
很
稀
，
原
先
一
週
僅
三
班
船
，
來
往
的
人
不
多
。
我
最
常
往
花
嶼
國
小
去
，
孩
子
們
都
各
自
回
家
了
，
聽

還
在
學
校
的
老
師
說
一
年
級
跟
四
年
級
都
沒
有
學
生
。
全
校
只
有
十
二
個
孩
子
，
稀
稀
落
落
。
學
校
後
面
的
野
狗
原

先
有
七
隻
，
看
似
帶
頭
的
那
個
是
母
狗
，
左
前
腳
像
穿
了
白
襪
，
眼
神
警
惕
。
將
手
上
的
臭
肚
遞
過
去
的
時
候
她
對

我
吠
叫
，
其
他
黑
狗
則
跑
開
。
後
來
才
知
臭
肚
有
毒
，
得
將
棘
刺
拔
除
。
果
然
拔
除
後
母
狗
就
不
對
我
吠
，
謹
慎
地

放
置
於
前
方
三
公
尺
左
右
的
地
面
，
我
緩
緩
退
後
至
不
具
威
脅
的
距
離
。
母
狗
咬
了
一
口
後
，
其
他
的
狗
也
上
前
，

僅
一
尾
臭
肚
，
狗
兒
們
竟
分
食
。
物
資
緊
張
，
後
來
我
竟
有
點
害
怕
接
觸
帶
頭
母
狗
的
眼
神
，
也
擔
心
將
食
物
給
狗

吃
的
事
被
發
現
，
於
是
每
回
到
國
小
後
方
，
我
便
漸
漸
蜷
縮
起
來
，
像
石
鮔
，
想
從
外
向
內
將
自
己
勒
斃
。
時
間
久

了
，
便
覺
得
除
了
花
嶼
成
了
孤
島
，
我
也
是
。
開
始
習
慣
了
這
樣
的
日
子
，
晨
早
惺
忪
地
醒
來
，
睜
開
眼
不
知
身
在

何
處
。我

替
母
狗
取
了
名
字
，
左
腳
白
腳
印
就
像
踏
進
滾
滾
而
來
的
浪
花
，
傳
說
中
天
台
山
呂
洞
賓
的
腳
印
是
她
踏
下

的
也
不
一
定
。
我
先
喚
她
洞
賓
，
後
來
叫
她
仙
姑
，
想
想
覺
得
不
對
，
改
成
踏
浪
。
我
有
無
數
的
時
間
浪
費
在
這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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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上
，
卻
沒
想
過
她
接
受
與
否
，
最
終
她
對
﹁
仙
姑
﹂
有
反
應
，
我
喚
一
聲
，
她
尾
巴
便
會
節
省
地
搖
兩
下
，
與
我

最
近
的
距
離
是
兩
步
，
我
摸
不
到
她
。
我
開
始
刻
意
不
將
排
骨
啃
乾
淨
，
還
蒐
羅
了
其
他
人
的
，
放
在
口
袋
，
拿
到

國
小
。
他
們
幾
個
在
我
身
旁
﹁
喀
滋
喀
滋
﹂
啃
著
骨
頭
，
我
高
高
在
上
看
著
他
們
，
小
聲
喊
著
﹁
仙
姑
﹂
，
她
便
搖

兩
下
。
至
少
她
沒
有
不
勞
而
獲
。

他
們
跟
著
我
到
燈
塔
，
我
發
了
幾
個
小
時
或
者
幾
分
鐘
的
呆
。
很
多
時
候
甚
至
不
知
道
他
們
就
在
我
身
邊
，
我

同
時
存
在
於
奇
妙
的
狀
態
，
或
者
孤
獨
，
或
者
有
伴
。
仍
舊
有
大
把
時
間
思
考
這
件
事
。
回
程
路
上
我
將
步
伐
放

慢
，
試
圖
降
低
熱
量
消
耗
。
陽
光
斜
斜
灑
在
小
路
旁
的
樹
上
，
天
氣
漸
漸
熱
了
。
一
個
赤
腳
阿
嬤
拿
著
舒
跑
跟
金

紙
，
一
半
在
陽
光
下
一
半
在
陰
影
處
。
灰
白
色
的
短
髮
好
似
從
來
不
曾
梳
理
，
自
在
且
任
性
地
立
在
頭
上
。

﹁
阿
嬤
你
幾
歲
矣
，
哪
會
家
己
一
个
人
佇
遮
？
﹂
我
說
。

阿
嬤
八
十
四
歲
了
，
彎
著
腰
說
要
拜
拜
。
我
以
為
是
要
拜
五
營
元
帥
或
者
將
軍
，
這
些
日
子
我
在
廟
口
聽
了
好

多
故
事
。
祈
禱
我
們
可
以
盡
快
脫
困
，
神
明
保
佑
一
切
恢
復
正
常
。

﹁
拜
樹
來
嬤
，
少
年
家
佇
遮
創
啥
？
﹂

我
沒
有
聽
過
樹
來
嬤
。
大
概
是
萬
物
成
靈
萬
物
可
拜
。
我
說
去
燈
塔
看
看
有
沒
有
船
來
救
我
們
。
阿
嬤
笑
了
：

﹁
總
有
一
工
會
有
人
來
。
﹂
她
臉
上
帶
著
草
屑
，
想
必
剛
在
哪
裡
弄
花
弄
草
，
看
著
她
彎
腰
我
有
點
不
捨
，
便
蹲
下1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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幫
她
點
香
、
燒
金
紙
。
風
很
大
，
金
紙
亂
飛
，
﹁
仙
姑
﹂
在
後
面
追
著
。

﹁
石
蚵
猶
未
肥
，
明
仔
載
去
看
覓
敢
有
白
底
仔
好
掠
。
﹂

聽
見
白
底
兩
個
字
，
仙
姑
尾
巴
又
搖
了
兩
下
，
被
阿
嬤
揮
手
趕
跑
。
白
底
我
抓
過
幾
次
，
跟
著
村
長
他
們
試
試

手
，
收
穫
不
佳
。
畢
竟
不
是
海
的
孩
子
。
看
見
村
長
他
們
直
接
將
白
底
的
蟹
螯
拆
下
生
吃
，
我
感
到
不
可
思
議
。
但

滋
味
真
是
好
極
了
，
海
水
鹹
鹹
蟹
肉
鮮
鮮
。
我
跟
阿
嬤
說
，
明
天
我
也
去
，
仙
姑
就
叫
了
兩
聲
。
阿
嬤
分
了
我
一
罐

舒
跑
，
我
回
過
頭
，
仙
姑
與
她
的
快
樂
伙
伴
正
盯
著
我
。
我
灑
了
一
點
在
地
上
，
看
著
他
們
歡
快
地
搶
喝
。

風
很
大
，
金
紙
灰
到
處
亂
飛
。
起
風
了
，
起
風
了
。
我
瞪
大
了
眼
睛
，
跟
阿
嬤
說
起
風
了
，
然
後
拔
腿
狂
奔
。

仙
姑
他
們
在
我
身
後
狂
吠
，
一
切
美
得
像
詩
。

五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終
於
起
風
了
。
我
奔
回

仔
店
，
老
闆
娘
呆
愣
愣
站
在
門
口
，
村
長
躺
倒
地
上
，
頭
上
有

血
。
我
手
上
還
拿
著
舒
跑
小
小
的
罐
子
，
一
時
之
間
不
知
道
該
怎
麼
辦
才
好
。

︵
二
︶
倒
數
三
天

村
長
堅
持
作
醮
到
最
後
一
天
，
這
件
事
讓
很
多
人
不
高
興
，
尤
其
是
同
我
一
般
的
外
地
人
。
沒
有
人
知
道
發
生

什
麼
事
，
有
人
說
砲
打
過
來
了
，
有
人
說
台
灣
那
邊
發
生
了
大
事
。
大
事
就
是
壞
事
，
最
開
始
是
突
然
整
個
島
都
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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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風
了
。
發
現
這
件
事
的
是
天
湖
宮
的
廟
公
，
沒
有
人
能
發
現
風
的
蹤
影
，
但
是
他
發
現
了
。
接
著
派
出
所
的
警
察

都
不
見
人
影
。
村
長
發
現
所
有
的
船
都
沒
了
，
大
的
小
的
。
然
後
便
是
停
電
，
花
嶼
在
夜
裡
變
成
星
星
的
島
，
或
者

說
花
嶼
變
成
星
空
，
星
星
成
為
散
布
的
小
島
，
我
們
則
是
那
移
動
的
流
星
。
我
曾
在
一
個
晚
上
捕
捉
十
五
顆
流
星
。

花
嶼
距
離
馬
公
市
區
大
概
三
十
公
里
，
距
離
望
安
大
概
十
八
公
里
，
那
些
釣
客
說
要
是
不
行
就
游
回
去
馬
公
，
我
一

直
等
著
有
誰
實
踐
這
件
事
但
總
沒
有
。

沒
有
風
是
什
麼
感
覺
呢
？
其
實
一
開
始
是
沒
有
感
覺
的
，
後
來
慢
慢
覺
得
整
個
世
界
停
滯
了
，
每
天
每
天
變
得

更
黏
膩
，
好
像
成
了
畫
作
被
固
定
在
木
框
裡
面
。
網
路
徹
底
失
效
，
電
話
也
不
通
，
我
們
把
自
己
活
成
了
戲
偶
，
沒

有
網
路
沒
有
通
訊
就
停
止
運
轉
。
因
為
電
力
斷
斷
續
續
，
廟
前
的
歌
仔
戲
有
時
候
只
有
聲
音
，
那
些
搬
演
的
人
賣
力

唱
著
走
著
繞
著
，
我
有
點
羨
慕
他
們
這
麼
有
目
標
。
村
長
要
大
家
不
要
亂
猜
，
只
要
繼
續
酬
神
一
切
都
可
以
安
然
，

那
些
釣
客
在
竊
竊
私
語
，
說
就
要
打
仗
了
還
酬
神
，
應
該
是
頭
殼
壞
去
。
但
村
長
丟
的
金
錢
母
，
就
是
這
些
釣
客
搶

最
凶
，
我
撿
了
兩
個
小
蛋
糕
一
袋
餅
乾
，
老
闆
娘
又
偷
偷
塞
給
我
兩
張
粿
。
蛋
糕
掰
碎
之
後
，
仙
姑
他
們
吃
得
可
香

了
。
如
我
這
般
來
這
邊
待
這
麼
多
天
的
人
不
多
見
，
剛
上
島
的
時
候
我
還
暈
著
。

﹁
少
年
人
哪
會
來
遮
濟
工
？
哪
有
遐
爾
好

？
﹂
老
闆
娘
問
我
。

我
沒
有
告
訴
她
因
為
我
沒
有
地
方
可
以
去
，
總
要
為
這
個
世
界
殺
死
一
些
無
足
輕
重
的
東
西
，
例
如
自
己
，
例

如
無
關
緊
要
的
時
間
。
建
醮
大
典
總
讓
我
幻
想
經
過
七
七
四
十
九
天
之
後
，
一
切
都
會
不
同
，
不
是
重
生
就
是
死1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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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，
總
得
讓
神
明
見
證
吧
。
四
十
九
這
個
數
字
有
一
種
魔
咒
，
從
小
到
大
看
過
無
數
次
，
好
像
經
過
這
個
數
字
的
日

升
日
落
後
，
懦
弱
的
人
膽
子
會
肥
，
悲
傷
的
人
能
往
前
狂
奔
。
我
就
是
為
了
這
個
而
來
。

雖
說
一
切
照
舊
，
村
長
私
底
下
問
我
是
否
可
以
跟
他
一
起
搬
石
頭
到
西
邊
的
海
岸
那
裡
。
不
知
道
那
有
什
麼
意

義
，
但
我
點
頭
同
意
了
，
跟
學
校
的
林
老
師
一
起
，
他
話
不
多
，
我
也
是
，
好
像
麻
木
的
兩
個
機
器
人
搬
著
或
大
或

小
的
石
頭
，
在
離
岸
不
遠
處
排
成
一
列
。
灰
白
色
的
安
山
岩
上
直
直
立
著
這
些
石
頭
，
像
衛
兵
也
像
仙
人
的
手
指
。

中
間
搬
累
了
老
闆
娘
會
請
我
們
喝
自
採
自
煮
的
野
生
風
茹
茶
，
滾
燙
的
茶
入
口
之
後
更
熱
了
，
但
前
兩
日
人
中
冒
的

那
顆
痘
子
，
搬
完
整
天
石
頭
後
竟
然
消
了
。
也
不
知
是
流
汗
還
是
風
茹
茶
的
關
係
。
青
草
的
香
氣
好
似
棉
絮
一
樣
擠

在
我
的
鼻
子
前
端
，
一
路
纏
繞
直
到
我
的
喉
頭
。
林
老
師
跟
我
說
，
這
些
大
小
石
頭
都
是
石
敢
當
，
搞
不
懂
村
長
搬

過
去
要
創
啥
。
傳
說
中
那
邊
如
果
打
過
來
，
會
有
水
鬼
趁
夜
摸
到
兵
營
或
者
房
間
，
刀
子
輕
輕
一
抹
，
睡
夢
中
就
光

榮
犧
牲
了
。
石
敢
當
可
能
為
了
擋
水
鬼
吧
，
我
說
。

林
老
師
可
能
沒
聽
懂
我
說
的
水
鬼
是
兵
，
以
為
我
在
捉
弄
他
說
些
裝
神
弄
鬼
的
，
也
沒
打
招
呼
就
走
了
。
那
天

晚
上
很
餓
，
老
闆
娘
準
備
了
花
菜
干
，
配
著
滿
滿
一
碗
的
高
粱
飯
。
我
沒
好
意
思
說
其
實
我
更
愛
吃
菜
豆
飯
，
配
著

石
鮔
滷
肉
吃
了
兩
碗
，
我
還
是
喜
歡
石
鮔
排
骨
湯
，
因
為
有
骨
頭
。
那
是
我
到
花
嶼
以
來
吃
得
最
飽
的
一
次
。
後
來

物
資
愈
來
愈
吃
緊
，
褲
子
反
而
愈
來
愈
寬
鬆
。

也
是
那
天
晚
上
，
累
極
反
而
難
眠
，
口
袋
裝
著
滷
肉
晃
啊
晃
踅
到
國
小
那
裡
，
才
發
現
黑
狗
少
了
一
隻
。
仙
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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縮
著
尾
巴
，
看
到
我
也
有
點
害
怕
，
就
知
道
出
事
了
。
那
些
釣
客
的
晚
餐
肯
定
很
豐
富
，
我
躲
在
一
旁
緊
緊
抓
著
一

顆
尖
石
子
，
粗
糙
的
邊
緣
嵌
入
我
的
掌
心
，
大
鍋
子
，
熱
騰
騰
的
霧
氣
因
為
無
風
而
灌
滿
整
個
空
間
，
我
想
著
若
我

衝
了
過
去
能
擺
平
幾
個
。
但
我
沒
有
。
掌
心
破
了
，
卻
感
覺
破
的
是
心
，
在
這
個
地
方
我
連
一
隻
狗
都
沒
能
保
護
，

誰
又
能
說
他
們
錯
呢
？
因
為
沒
風
，
也
沒
浪
，
釣
客
的
收
穫
愈
來
愈
少
，
紅
底
仔
、
白
底
仔
幾
乎
要
被
撈
光
了
。
我

已
有
多
日
沒
吃
到
臭
肚
，
以
海
島
來
說
很
不
尋
常
。

我
喝
斥
仙
姑
，
想
把
他
們
趕
到
雜
貨
店
那
邊
，
但
怎
麼
也
不
成
功
，
反
而
躲
我
躲
得
更
厲
害
，
可
能
以
為
我
也

是
抓
走
他
們
的
伙
伴
，
或
者
家
人
。
只
知
道
是
黑
天
，
不
知
道
是
幾
點
，
或
許
聲
音
太
大
，
吵
醒
了
一
個
阿
嬤
。
眼

睛
瞇
瞇
閃
著
不
知
是
眼
淚
還
是
眼
油
的
光
，
拎
著
很
有
年
紀
的
油
燈
走
出
來
，
腳
拖
在
地
上
，
唰
唰
唰
。

﹁
你
咧
創
啥
物
？
﹂

我
回
過
頭
，
發
現
阿
嬤
的
腰
幾
乎
彎
成
七
十
度
，
吊
著
眼
睛
看
著
我
，
配
合
油
燈
因
為
走
動
而
來
的
搖
曳
，
我

抖
了
一
下
：
﹁
有
人
共
狗
仔
刣
矣
。
﹂

我
說
完
便
大
哭
了
起
來
。

因
為
一
隻
黑
狗
能
夠
這
麼
難
過
嗎
？
靈
魂
的
一
部
分
抽
離
了
嚎
哭
的
我
，
甚
至
不
知
道
自
己
是
為
了
黑
狗
哭
，

還
是
為
了
困
在
孤
島
哭
。
或
者
是
，
為
了
手
掌
被
石
子
刻
下
的
、
那
象
徵
著
我
的
懦
弱
而
哭
。
阿
嬤
沒
有
說
什
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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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小
瘦
瘦
的
身
體
拉
著
我
往
裡
走
，
手
指
粗
粗
的
，
關
節
粗
大
，
掌
心
都
是
繭
。
因
為
佝
僂
大
概
只
到
我
的
胸
口
下

緣
。
但
那
是
我
抓
過
最
有
力
的
手
，
不
容
置
疑
地
拉
著
我
進
入
屋
內
。

屋
子
裡
有
一
個
大
大
的
、
長
形
的
木
箱
，
斜
斜
靠
著
牆
，
估
計
與
我
差
不
多
高
，
約
莫
一
米
八
左
右
。
乍
看
像

極
衣
櫃
，
上
頭
有
著
花
紋
，
看
來
相
當
陳
舊
。
拉
了
下
面
有
顆
球
的
燈
索
，
室
內
亮
了
起
來
。

﹁
莫
哭
。
﹂
阿
嬤
說
，
我
便
哭
得
更
大
聲
了
。

﹁
狗
仔
來
世
間
是
欲
還
數
，
後
世
會
當
做
人
。
若
是
欲
哭
欲
啼
會
予
伊
毋
甘
轉
去
遐
，
按
呢
毋
好
。
﹂
阿
嬤
拉

了
一
張
椅
子
，
讓
我
坐
下
。
也
不
知
道
為
何
哭
哭
啼
啼
，
好
似
整
個
人
像
枯
井
，
連
石
頭
掉
落
的
回
聲
都
沒
有
，
只

有
乾
乾
癟
癟
的
碰
撞
。
阿
嬤
將
我
扔
下
的
那
顆
石
子
拾
起
，
遞
給
我
一
小
杯
茶
水
，
透
明
杯
子
上
面
有
積
年
茶
漬
，

我
一
口
喝
乾
，
杯
子
雖
小
，
井
底
也
獲
得
灌
溉
。

﹁
阿
嬤
九
十
二
歲
囉
︙
︙
規
世
人
毋
捌
離
開
遮
。
也
無
讀
冊
，
一
个
字
攏
袂
曉
，
日
子
按
呢
過
，
嘛
是
規
欉
好

好
，
阿
弟
仔
莫
哭
，
阿
嬤
捧
茶
予
你
啉
。
﹂

我
問
她
，
九
十
二
歲
都
沒
離
開
過
花
嶼
？
阿
嬤
笑
，
告
訴
我
連
本
島
都
沒
去
過
。
為
什
麼
不
出
去
看
看
呢
？
誰

把
她
困
在
這
個
小
小
的
島
？
小
孩
呢
？
阿
嬤
笑
著
，
就
坐
在
躺
椅
上
睡
著
了
。
我
走
上
前
，
將
手
指
放
在
她
鼻
子
前

探
了
探
，
有
呼
吸
，
緊
接
著
覺
得
自
己
真
是
王
八
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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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從
旁
邊
的
餐
桌
拿
了
一
件
外
套
替
阿
嬤
披
上
，
外
套
有
著
一
種
鐵
鏽
與
藥
草
混
合
，
難
以
形
容
的
氣
息
。
不

知
為
何
讓
人
感
到
心
安
。
走
出
九
十
二
歲
阿
嬤
的
家
時
，
仙
姑
他
們
早
已
不
知
去
向
，
若
他
們
也
是
帶
著
任
務
來
到

世
間
，
那
麼
死
在
外
地
人
的
嘴
裡
，
究
竟
是
一
種
什
麼
樣
的
救
贖
？
死
了
之
後
又
去
了
哪
裡
？
有
人
能
確
認
真
的
可

以
轉
世
為
人
嗎
？
轉
世
為
人
真
的
好
嗎
？

老
闆
娘
跟
我
說
，
那
個
九
十
二
歲
阿
嬤
叫
做
阿
春
姨
，
我
得
叫
她
阿
春
嬤
。
年
輕
時
候
丈
夫
就
過
世
了
，
辛
苦

地
拉
拔
獨
子
長
大
。
兒
子
後
來
去
本
島
跑
船
發
生
意
外
就
沒
了
。
九
十
二
年
裡
有
多
少
時
間
阿
春
嬤
是
獨
自
一
個
人

在
那
個
被
黑
暗
填
滿
的
房
子
裡
，
窩
在
躺
椅
上
看
著
世
界
往
前
走
，
而
她
靜
止
。
如
同
現
在
花
嶼
上
的
所
有
人
。

村
長
說
，
阿
春
嬤
家
裡
那
個
不
是
衣
櫃
，
是
立
棺
。
早
年
交
通
不
便
，
習
俗
上
會
先
置
辦
自
己
的
棺
材
。
﹁
我

較
早
捌
共
阿
春
姨
仔
鬥
油
漆
，
若
無
，
棺
材
會
爛
去
。
尾
仔
伊
攏
無
欲
予
我
去
，
嘛
毋
知
這
馬
按
怎
樣
︙
︙
﹂
村
長

說
。

我
與
村
長
說
好
，
過
幾
天
一
同
去
阿
春
嬤
家
裡
替
她
油
漆
立
棺
，
順
勢
幫
她
把
屋
子
裡
的
燈
光
換
置
一
下
。

村
長
頭
破
掉
以
後
，
看
來
很
長
一
段
時
間
沒
辦
法
幫
阿
春
嬤
漆
棺
材
了
。

︵
三
︶
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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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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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
洞
賓
伸
出
大
大
的
腳
，
一
步
跨
過
天
台
山
，
左
腳
踏
上
花
嶼
，
右
腳
踩
在
望
安
島
，
意
氣
風
發
居
高
臨
下
看

著
這
一
片
美
好
的
海
洋
，
還
有
島
，
還
有
少
少
的
人
們
。
一
時
間
天
搖
地
動
，
那
些
外
地
人
都
震
撼
了
，
跪
倒
膜

拜
，
嘴
裡
喊
著
：
﹁
上
仙
救
命
，
上
仙
救
命
！
﹂
呂
仙
瀟
灑
一
笑
，
說
道
：
﹁
能
活
、
能
活
。
手
裡
沒
有
罪
惡
的
，

不
曾
起
貪
念
的
，
能
活
。
﹂
外
地
人
哭
倒
一
地
。

然
而
哭
的
只
有
老
闆
娘
，
倒
的
是
村
長
。
那
些
釣
客
不
知
如
何
集
結
了
其
他
的
外
地
人
，
整
坨
的
人
擠
在

仔
店
的
門
外
。
林
老
師
上
前
，
拿
出
止
血
帶
簡
單
幫
村
長
包
紮
了
之
後
，
對
我
使
了
眼
色
。
我
退
到
一
旁
，
林
老
師

說
，
無
論
如
何
要
我
都
站
在
外
地
人
那
邊
。
先
保
護
自
己
。
我
眼
睛
盯
著
那
些
釣
客
，
很
想
擁
有
仙
姑
靈
敏
的
鼻

子
，
可
以
嗅
出
是
哪
一
個
抓
走
了
那
隻
黑
狗
。
手
因
為
過
度
用
力
握
拳
而
發
抖
。

他
們
說
，
砲
彈
聲
愈
來
愈
頻
繁
，
想
必
是
真
的
出
事
了
。

仔
店
的
東
西
雖
然
都
被
他
們
分
享
走
了
，
但
一
定

有
倉
庫
，
非
常
時
期
應
該
貢
獻
出
來
，
讓
所
有
人
可
以
存
活
。
說
話
的
那
個
應
該
就
是
推
倒
村
長
的
傢
伙
，
聽
他
們

說
叫
做
阿
吉
，
比
我
早
到
島
上
幾
天
，
很
喜
歡
亂
丟
菸
蒂
。
當
然
這
幾
日
已
經
沒
有
菸
蒂
可
以
丟
了
，
所
以
開
始
丟

人
。
林
老
師
推
了
我
一
把
，
把
我
扔
到
他
們
那
一
群
外
地
人
的
所
在
，
我
可
以
感
覺
自
己
的
臉
脹
紅
且
溫
度
很
高
。

老
闆
娘
說
，
所
有
東
西
都
分
出
去
了
，
真
的
一
點
都
不
剩
了
，
那
群
外
地
人
訕
笑
，
說
要
是
都
沒
剩
了
，
這
幾
天
幾

個
老
傢
伙
吃
什
麼
喝
什
麼
？
肯
定
有
藏
起
來
，
不
厚
道
啊
老
闆
娘
，
把
自
己
餵
得
肥
滋
滋
，
讓
他
們
幾
個
餓
慘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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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你
們
不
是
吃
了
狗
？
﹂
我
忍
不
住
。

﹁
嘿
，
真
正
好
食
，
另
日
予
你
來
一
碗
。
﹂

我
盯
著
他
，
笑
了
。
老
闆
娘
拚
命
解
釋
，
最
後
不
得
不
將

仔
店
敞
開
，
那
些
外
地
人
衝
了
進
去
，
我
知
道

裡
面
什
麼
都
沒
有
，
每
天
只
剩
下
一
餐
，
老
闆
娘
說
她
胖
，
吃
少
一
點
當
減
肥
，
總
是
多
留
給
我
。
菜
豆
乾
早
已
沒

了
，
曬
的
高
粱
也
逐
漸
見
底
，
我
們
都
沒
說
出
口
但
心
底
明
白
，
如
果
村
長
沒
有
撈
到
漁
獲
，
距
離
我
們
挨
餓
的
時

刻
愈
來
愈
近
了
。

那
些
釣
客
不
知
道
從
哪
裡
挖
了
兩
粒
南
瓜
，
老
闆
娘
趕
緊
說
，
那
瓜
還
沒
熟
，
不
能
吃
，
東
翻
西
找
，
確
定
了

真
的
沒
有
吃
食
以
後
，
那
些
釣
客
才
帶
著
兩
粒
南
瓜
離
開
。
大
家
都
散
了
以
後
，
我
跟
著
老
闆
娘
一
起
收
拾

仔

店
。
村
長
坐
在
椅
子
上
兩
眼
直
直
發
愣
，
臉
上
的
血
已
擦
乾
淨
，
但
味
道
遲
遲
沒
有
散
去
。
老
闆
娘
有
些
埋
怨
。

﹁
欲
入
來
就
予
怹
入
來
，
結
果
這
馬
舞
這
齣
矣
︙
︙
﹂

﹁
頭
家
娘
，
村
長
嘛
是
欲
保
護

仔
店
。
﹂
我
說
。

老
闆
娘
煮
了
茶
，
燙
口
。
我
跟
她
說
，
起
風
了
，
好
像
不
一
樣
了
。
老
闆
娘
不
在
意
，
揮
了
揮
手
。
村
長
歎
了

一
口
氣
：
﹁
遐
的
毋
成
囝
穩
當
閣
會
舞
代
誌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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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中
了
。
那
些
外
地
人
集
結
起
來
︵
其
實
也
不
過
四
、
五
人
︶
，
成
日
在
村
子
裡
到
處
﹁
拜
訪
﹂
村
民
，
那
些

後
山
挖
的
、
地
上
種
的
，
有
腳
會
跑
的
，
通
通
沒
有
逃
過
他
們
的
手
掌
心
。
他
們
拉
我
入
伙
，
我
看
見
林
老
師
跟
在

他
們
後
頭
對
我
使
眼
色
，
想
了
一
想
，
決
定
跟
他
們
一
起
。
在
那
之
前
，
我
很
擔
憂
仙
姑
與
她
的
快
樂
伙
伴
，
特
別

央
求
林
老
師
想
辦
法
把
他
們
驅
離
。
走
在
路
上
，
總
感
覺
仙
姑
跟
著
我
，
回
過
頭
卻
沒
瞧
見
那
很
節
省
的
尾
巴
。

我
知
道
他
們
跟
著
我
，
我
知
道
。

﹁
快
跑
啊
，
快
跑
。
﹂
我
在
心
裡
吶
喊
。
就
算
是
這
輩
子
來
這
個
瘋
狂
的
世
界
還
債
，
也
不
能
還
在
這
樣
的
人

肚
子
裡
。
快
跑
啊
，
快
跑
。

那
個
叫
做
阿
吉
的
跟
村
民
﹁
借
﹂
食
物
之
後
，
我
會
盯
著
村
民
的
眼
睛
。
從
他
們
的
眼
裡
沒
有
看
到
憤
怒
，
沒

有
看
到
悲
傷
。
視
線
繞
過
我
的
身
上
，
會
露
出
狐
疑
的
表
情
，
彷
彿
說
著
：
﹁
你
？
你
怎
會
跟
他
們
一
起
？
﹂

﹁
啊
，
對
啊
，
你
也
是
外
地
人
。
﹂
他
們
可
能
這
麼
想
。

為
了
避
免
出
現
更
多
的
衝
突
，
跟
著
他
們
我
只
能
忍
受
這
樣
的
眼
光
。
村
民
很
冷
靜
，
這
段
時
間
多
半
靠
著
自

給
自
足
的
能
力
撐
過
，
而
外
地
人
除
了
釣
漁
獲
，
就
沒
其
他
本
事
了
，
隨
著
時
間
過
去
，
連
餌
都
快
找
不
到
，
才
將

歹
念
打
到
村
民
身
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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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明
已
經
起
風
了
，
明
明
事
情
應
該
好
轉
的
。
一
整
天
下
來
，
這
些
釣
客
跟
外
地
人
還
是
搜
刮
了
不
少
東
西
。

他
們
喚
我
一
起
，
我
拒
絕
了
。
那
個
阿
吉
對
著
我
壞
笑
，
說
這
兩
天
狗
跑
沒
影
，
找
時
間
再
來
想
辦
法
。
我
沒
有
繼

續
聽
他
說
著
有
多
美
味
，
快
步
走
回

仔
店
。

老
闆
娘
見
我
整
日
未
歸
，
留
了
餐
食
給
我
，
我
簡
單
吃
了
一
些
，
胃
口
不
好
。
將
高
粱
飯
捏
成
球
放
口
袋
，
我

迫
不
及
待
回
到
學
校
去
，
喚
了
幾
聲
仙
姑
都
不
見
影
。
入
夜
以
後
風
大
了
，
吹
著
帶
點
涼
意
的
風
，
才
知
道
原
來
所

有
東
西
都
有
重
量
。
我
坐
在
地
上
，
將
口
袋
裡
的
飯
扔
下
，
看
著
天
空
發
呆
。
飢
餓
以
及
擔
憂
帶
來
濃
烈
的
疲
倦
，

但
我
不
敢
閉
眼
。
閉
眼
之
後
或
許
才
是
真
正
的
清
醒
，
而
這
樣
的
扭
曲
讓
我
隨
著
風
離
開
了
這
個
世
界
，
這
個
荒
謬

的
世
界
，
獨
自
一
人
，
妄
想
對
抗
沒
來
由
的
終
章
，
但
光
是
維
持
基
本
生
存
條
件
就
艱
難
不
已
。
花
嶼
上
的
這
些
老

人
家
，
一
個
比
一
個
堅
韌
，
沒
有
海
運
，
還
有
這
樣
那
樣
的
方
式
餵
飽
自
己
。

抬
眼
看
見
一
個
巨
大
無
比
的
流
星
，
劃
過
天
際
時
的
聲
響
讓
空
氣
都
被
壓
縮
到
極
致
的
悶
痛
感
。
餘
光
中
我
看

見
仙
姑
他
們
湊
在
地
上
的
高
粱
飯
糰
前
，
對
著
天
空
狂
吠
。
但
吠
聲
我
聽
不
見
，
轟
隆
隆
地
我
聽
不
見
啊
！

這
一
刻
島
上
所
有
人
大
概
都
抬
頭
看
向
天
。
那
一
道
美
麗
的
火
光
照
耀
整
座
島
，
整
座
幾
乎
沒
有
多
餘
電
力
的

島
。
我
為
了
美
麗
而
震
撼
，
這
一
刻
我
只
想
閉
上
眼
睛
，
或
許
這
本
是
我
來
到
此
處
的
原
因
。
沒
有
地
方
可
以
去

了
，
於
是
在
這
個
地
方
，
這
片
永
遠
看
不
膩
的
海
，
當
我
不
再
睜
開
眼
，
生
命
就
會
謹
記
住
這
一
秒
。
這
一
秒
鐘
我

活
在
畫
一
樣
的
相
框
裡
，
我
的
永
恆
必
得
靜
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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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
姑
咬
著
我
的
褲
管
，
回
過
神
來
才
發
現
燈
塔
那
邊
似
乎
起
火
了
，
而
天
也
即
將
放
光
。
不
知
道
是
真
的
神
遊

還
是
因
為
過
度
疲
憊
而
睡
去
，
只
覺
得
一
瞬
間
時
間
就
被
火
光
燒
去
，
燒
去
我
的
物
換
星
移
也
燒
去
我
的
形
狀
。
起

身
狂
奔
，
仙
姑
在
我
身
後
。
往
燈
塔
那
邊
跑
到
一
半
，
林
老
師
一
身
狼
狽
從
旁
邊
衝
出
來
攔
住
我
。

﹁
他
們
、
他
們
瘋
了
。
﹂
林
老
師
說
。

﹁
發
生
什
麼
事
？
﹂

﹁
他
們
把
所
有
村
民
趕
去
廟
前
，
說
那
邊
真
的
打
過
來
了
，
什
麼
進
入
緊
急
狀
況
什
麼
︙
︙
我
也
搞
不
懂
，
你

先
躲
起
來
。
﹂

天
空
剛
剛
破
曉
，
我
已
無
處
躲
藏
了
，
林
老
師
。
我
告
訴
他
，
我
得
去
廟
前
，
讓
他
帶
著
仙
姑
過
去
燈
塔
那
邊

查
探
狀
況
。
是
不
是
真
的
打
過
來
了
，
是
不
是
真
的
有
水
鬼
摸
上
岸
，
都
要
明
明
白
白
。
這
是
一
場
鄰
近
死
亡
的
派

對
，
我
當
不
成
主
人
，
總
得
好
好
扮
演
賓
客
的
角
色
。
林
老
師
點
頭
答
應
，
我
推
了
他
一
把
，
彼
此
都
有
些
踉
蹌
。

是
飢
餓
的
吧
，
我
們
。
林
老
師
也
是
外
地
人
，
老
家
好
像
在
彰
化
，
一
個
比
我
早
抵
達
此
處
，
比
我
更
像
花
嶼
人
的

外
地
人
。

天
湖
宮
前
聚
集
了
不
少
人
，
看
起
來
還
有
人
正
往
此
處
移
動
。
那
幾
個
外
地
人
看
見
我
，
竟
然
對
我
招
手
，
要

我
趕
緊
過
去
。
應
該
站
在
哪
裡
呢
？
笑
桮
，
哭
桮
？
天
湖
宮
的
天
帝
想
來
也
沒
法
回
覆
我
。
安
排
好
的
。
都
是
安
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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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
的
，
誰
都
能
在
這
個
世
界
占
著
一
個
位
置
，
然
後
想
著
下
一
個
位
置
，
只
有
最
沒
用
的
人
才
會
熱
烈
祈
禱
如
同
現

在
這
樣
的
毀
滅
，
毀
滅
讓
人
有
機
會
後
悔
，
那
些
沒
辦
法
重
來
一
次
的
，
不
是
同
歸
於
盡
就
是
旭
日
東
昇
，
我
想
眼

前
這
幾
個
外
地
人
，
恐
怕
認
為
這
個
清
晨
，
就
是
嶄
新
的
開
始
吧
。

我
亦
想
重
生
，
也
巴
不
得
可
以
按
一
個
鈕
就
刪
除
過
去
每
一
個
錯
誤
決
定
的
瞬
間
。
重
新
開
始
好
嗎
？
沒
辦
法

嗎
？
那
我
告
訴
你
，
我
要
躲
到
一
個
小
島
去
自
生
自
滅
，
沒
有
人
替
我
哭
泣
，
沒
有
人
知
道
我
埋
骨
何
處
。
如
今
，

我
拖
著
腳
步
走
向
那
些
外
地
人
。
我
始
終
是
個
外
地
人
。

阿
吉
說
，
有
人
去
看
過
了
，
燈
塔
那
邊
應
該
真
的
是
砲
彈
打
過
來
。
花
嶼
必
須
戒
嚴
，
沒
有
打
算
徵
詢
大
家
的

意
見
。
這
裡
的
人
老
的
老
、
殘
的
殘
，
現
在
需
要
統
一
管
理
，
集
中
物
資
分
配
工
作
，
並
且
在
對
方
真
正
登
陸
時
，

由
阿
吉
代
表
花
嶼
與
對
方
交
涉
，
爭
取
空
間
，
主
要
目
標
為
生
存
，
次
要
目
標
為
犧
牲
必
須
犧
牲
的
，
保
全
必
須
保

全
的
。
打
是
沒
得
打
，
花
嶼
上
下
能
找
到
的
武
器
根
本
幹
不
過
敵
人
，
降
要
有
降
的
姿
態
，
取
得
共
識
，
辨
認
現

實
︙
︙啪

啪
，
啪
啪
啪
。

一
連
串
廢
話
還
沒
說
完
，
阿
春
嬤
雨
傘
就
敲
在
他
的
頭
上
，
一
個
歌
仔
戲
班
的
阿
姨
笑
得
彎
了
腰
，
旁
邊
幾
個

釣
客
甩
著
釣
魚
用
的
凳
子
欲
還
擊
，
我
衝
上
前
去
擋
了
一
下
，
額
頭
被
敲
了
一
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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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阿
春
嬤
，
妳
哪
會
佇
遮
？
﹂
我
問
。

﹁
糞
埽
人
，
我
來
摒
糞
埽
。
﹂
阿
春
嬤
說
。

好
不
容
易
隔
開
那
些
釣
客
，
阿
春
嬤
有
點
喘
，
佝
僂
的
身
子
倔
強
地
站
在
最
前
方
瞪
著
他
們
，
因
為
彎
腰
的
緣

故
眼
睛
吊
著
，
凶
狠
。
那
個
八
十
四
歲
的
阿
嬤
也
站
了
出
來
。
阿
吉
對
著
這
群
歐
巴
桑
冷
笑
，
還
拍
了
拍
手
。

我
覺
得
荒
謬
。
廟
前
的
戲
台
還
沒
拆
，
那
些
釣
客
像
極
了
戲
子
，
你
扮
武
生
我
扮
丑
，
那
是
真
的
醜
，
從
裡
到

外
都
醜
。

﹁
阿
婆
，
妳
這
馬
是
欲
創
啥
？
欲
害
死
逐
家
？
﹂

﹁
害
死
啥
物
人
？
你
才
會
害
死
人
。
﹂

﹁
攑
雨
傘
欲
拍
阿
共
仔
？
欲
笑
死
人
。
﹂

阿
吉
把
所
有
人
趕
進
廟
裡
，
小
小
的
天
湖
宮
擠
滿
了
人
。
其
他
釣
客
把
能
找
到
的
菜
刀
、
鐮
刀
都
收
著
，
盯
著

廟
門
。
我
半
蹲
在
石
獅
子
前
面
的
台
階
上
，
阿
吉
說
要
讓
一
些
老
人
家
擋
在
前
面
，
如
果
那
邊
真
的
打
過
來
，
﹁
總

袂
使
予
少
年
仔
去
死
吧
。
﹂

鄰
近
中
午
，
廟
裡
的
老
人
家
又
熱
又
渴
，
我
裝
了
幾
壺
水
進
去
，
阿
吉
吩
咐
其
他
釣
客
準
備
將
老
人
趕
到
海
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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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。
我
說
這
沒
有
必
要
，
現
在
還
沒
看
到
有
誰
打
過
來
，
但
沒
人
聽
。
老
人
家
像
一
串
鈴
鐺
被
搖
晃
出
來
，
阿
春
嬤

走
到
阿
吉
前
面
，
手
裡
沒
有
雨
傘
。

﹁
我
有
船
。
﹂
阿
春
嬤
說
：
﹁
會
當
駛
去
本
島
找
人
。
﹂

現
在
哪
裡
還
有
船
？
阿
吉
大
笑
，
整
個
小
小
花
嶼
早
繞
了
千
萬
次
，
哪
裡
還
有
船
可
以
駛
？
阿
春
嬤
說
有
，
就

是
有
，
藏
在
她
的
山
洞
裡
，
讓
阿
吉
跟
她
一
起
去
拖
來
。
阿
吉
當
然
不
願
意
，
此
時
大
家
都
飢
腸
轆
轆
，
即
便
搜
刮

最
多
的
幾
個
釣
客
亦
然
。
阿
春
嬤
看
著
我
。

﹁
予
這
个
少
年
家
佮
我
做
伙
去
，
我
傷
過
老
，
無
法
度
共
船
抓
轉
來
。
﹂

我
看
著
阿
春
嬤
，
想
起
她
屋
子
裡
的
立
棺
，
不
知
為
何
有
點
慌
張
。

她
抓
住
我
的
手
，
緊
緊
捏
著
。
粗
粗
的
，
硬
硬
的
，
熱
熱
的
。

︵
四
︶
最
後
一
天

這
裡
距
離
本
島
，
向
東
大
約
三
十
公
里
。
中
間
會
經
過
一
些
小
島
，
目
前
是
長
浪
相
當
危
險
，
若
是
一
般
快
艇

有
翻
覆
的
危
機
。
我
不
知
道
阿
春
嬤
的
船
幾
多
大
，
我
一
個
人
是
否
可
以
抓
回
來
。
花
嶼
的
小
路
邊
都
是
一
些
草1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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毯
，
奇
形
怪
石
數
不
清
。
阿
春
嬤
腳
步
很
慢
，
我
跟
在
身
旁
，
緊
緊
抓
著
她
的
手
。

我
想
跟
她
解
釋
，
我
與
他
們
不
是
一
伙
的
，
卻
不
知
如
何
開
口
。
阿
春
嬤
赤
腳
慢
慢
走
著
，
不
時
抬
頭
看
看

天
。
後
山
大
石
旁
邊
的
草
路
，
割
得
大
腿
癢
癢
的
，
阿
春
嬤
拉
著
我
的
手
往
山
裡
走
，
小
小
的
島
，
此
路
彷
彿
無
窮

無
盡
，
多
走
一
步
就
是
天
堂
，
多
走
一
步
也
是
地
獄
。
回
過
頭
，
黑
色
的
尾
巴
意
思
意
思
搖
了
兩
下
，
林
老
師
走
了

過
來
。﹁

火
熄
了
，
看
不
出
是
砲
彈
還
是
什
麼
。
﹂
他
說
：
﹁
你
們
要
去
哪
裡
？
﹂

我
告
訴
他
剛
剛
的
事
，
林
老
師
點
點
頭
，
想
必
方
才
也
在
一
旁
看
著
，
但
聽
不
見
吧
。
仙
姑
湊
到
我
身
前
，
第

一
次
與
我
離
那
麼
近
，
只
要
伸
出
手
就
可
以
摸
到
她
。
我
猶
豫
了
一
下
，
最
終
還
是
將
手
放
下
。
沒
有
人
確
定
明
天

還
在
不
在
這
裡
，
誰
先
走
也
說
不
定
，
如
果
沒
有
真
的
愛
，
那
就
不
要
碰
觸
。
我
讓
林
老
師
找
地
方
躲
好
，
那
些
外

地
人
看
來
是
徹
底
瘋
了
，
什
麼
時
候
殺
人
都
說
不
準
。
三
推
四
請
，
林
老
師
才
離
開
，
仙
姑
看
看
他
，
又
看
看
我
，

最
終
跟
在
我
的
身
邊
。
我
還
是
沒
有
伸
手
，
哪
怕
她
離
得
再
近
。

﹁
以
早
阮
後
生
過
身
的
時
陣
，
有
留
一
寡
物
件
。
除
了
船
以
外
，
閣
有
淡
薄
仔
寶
貝
，
等
咧
攏
捎
出
來
，
予

你
。
﹂﹁

毋
通
，
阿
春
嬤
的
寶
貝
哪
會
駛
黑
白
提
！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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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頇
顢
！
講
欲
予
你
就
是
予
你
。
﹂

再
沒
有
說
話
了
我
們
。
這
一
秒
鐘
我
不
再
是
自
己
，
也
沒
有
太
多
時
間
思
考
這
個
奇
妙
的
瞬
間
，
阿
春
嬤
帶
我

走
到
一
個
洞
穴
的
入
口
，
前
面
五
公
尺
左
右
，
還
有
水
打
上
來
，
不
知
道
是
不
是
他
們
跟
我
說
的
﹁
地
底
浪
﹂
。
地

底
浪
在
很
多
山
間
，
會
從
下
面
打
上
來
，
傳
說
是
因
為
海
水
灌
進
山
體
裡
，
只
有
特
別
的
時
刻
才
能
看
到
。
花
嶼
絕

大
多
數
人
一
生
都
沒
見
過
。
而
我
見
到
了
。

山
洞
裡
潮
溼
，
有
海
水
的
鹹
味
還
有
藥
草
味
。
等
眼
睛
適
應
光
線
之
後
，
觸
目
便
是
一
艘
小
艇
，
白
色
的
船
身

有
些
發
黃
，
明
顯
有
日
常
照
料
，
上
頭
蓋
著
藍
色
帆
布
，
沒
有
蓋
透
。
船
身
漆
著
﹁
順
來
﹂
兩
個
字
。
阿
春
嬤
走
上

前
去
，
溫
柔
地
撫
摸
那
兩
個
字
，
我
猜
是
阿
春
嬤
兒
子
的
名
字
。

﹁
順
來
，
阮
後
生
較
早
飼
的
狗
仔
的
名
。
﹂

阿
春
嬤
說
完
，
我
一
口
氣
沒
憋
住
咳
了
幾
聲
。
抱
歉
阿
春
嬤
的
兒
子
。

拉
開
帆
布
，
預
想
中
灰
塵
四
散
的
景
象
未
出
現
，
塑
膠
味
道
撲
鼻
，
掩
蓋
了
海
味
以
及
藥
草
味
。
阿
春
嬤
探
身

向
前
，
拿
出
一
個
餅
乾
鐵
盒
子
遞
給
我
，
示
意
我
打
開
。
我
深
呼
吸
了
幾
口
，
緩
緩
打
開
。
裡
頭
應
該
放
出
金
黃
色

的
光
芒
，
或
許
是
從
清
代
流
傳
至
今
的
貴
重
金
飾
，
或
者
寶
珠
，
或
者
首
飾
。

裡
頭
只
有
一
張
照
片
，
還
有
一
個
小
小
的
塑
膠
機
器
人
玩
具
，
臉
都
看
不
清
了
，
身
上
的
顏
料
也
褪
色
到
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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辨
認
。
照
片
裡
阿
春
嬤
坐
在
椅
子
上
，
是
她
屋
子
裡
那
張
躺
椅
，
身
後
站
著
一
個
微
胖
的
男
子
。
眉
眼
之
間
與
阿
春

嬤
有
幾
分
相
似
，
應
該
就
是
順
來
的
主
人
。
將
照
片
遞
回
給
阿
春
嬤
，
我
拿
起
玩
具
左
看
右
看
。

﹁
這
是
阮
後
生
較
早
細
漢
的
時
，
我
頭
一
擺
買
予
伊
的

物
。
﹂

﹁
伊
死
去
彼
時
我
去
款
物
件
，
才
知
影
伊
共
這
囥
遮
久
︙
︙
﹂

﹁
有
夠
三
八
。
戇
囝
。
﹂

阿
春
嬤
說
，
這
個
玩
具
就
送
給
我
了
。
年
輕
人
就
要
多
玩
一
點
，
不
要
成
日
﹁
憂
頭
結
面
﹂
。
阿
春
嬤
抓
攏
我

的
手
，
包
住
玩
具
，
緊
緊
地
。
粗
粗
的
繭
摩
擦
我
的
手
背
，
生
熱
。
熱
空
氣
上
升
冷
空
氣
下
降
，
所
以
我
鼻
頭
也
熱

了
。
照
片
阿
春
嬤
隨
意
放
在
自
己
口
袋
裡
，
連
看
都
沒
看
一
眼
。
我
拉
下
全
部
的
帆
布
，
將
小
艇
擺
正
。
小
艇
旁
邊

有
個
滑
輪
，
移
動
幾
次
之
後
順
利
將
小
艇
置
放
上
去
，
意
外
地
小
艇
其
實
並
不
沉
，
以
體
形
而
言
甚
至
相
當
輕
巧
。

不
知
道
當
初
是
哪
個
人
將
小
艇
拉
到
這
個
地
方
，
如
果
是
阿
春
嬤
自
己
，
那
就
太
離
譜
了
。
我
拉
著
小
艇
，
過

山
洞
外
頭
有
一
個
坎
，
那
是
最
辛
苦
的
時
刻
，
其
他
時
候
都
還
行
，
有
上
坡
有
下
坡
，
帶
著
滑
輪
並
不
算
太
難
受
，

起
碼
比
搬
石
敢
當
到
岸
邊
輕
鬆
太
多
。
仙
姑
在
我
旁
邊
，
一
下
跑
前
面
，
一
下
跑
後
面
，
偶
爾
聞
一
聞
小
艇
。
我
問

阿
春
嬤
，
這
小
艇
還
能
駛
嗎
？
阿
春
嬤
笑
了
笑
，
鋥
亮
的
艇
身
好
像
也
跟
著
笑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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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
些
外
地
人
看
到
小
艇
眼
睛
都
亮
了
，
我
跟
阿
春
嬤
到
廟
裡
，
狠
狠
喝
了
幾
大
杯
水
。
阿
春
嬤
拿
著
杯
子
笑
，

八
十
四
歲
的
阿
嬤
也
走
過
來
，
兩
個
人
窸
窸
窣
窣
不
知
道
忙
著
什
麼
。
老
闆
娘
拍
了
拍
我
，
說
聲
﹁
辛
苦
了
﹂
。

我
拿
起
玩
具
坐
在
地
上
，
村
長
走
過
來
看
了
看
，
我
把
玩
具
舉
高
，
他
卻
走
了
。
就
在
這
個
時
間
，
悶
悶
的
聲

音
傳
來
，
硬
要
形
容
大
概
就
像
﹁
嗯
﹂
、
﹁
嗯
﹂
這
樣
的
聲
音
。
所
有
人
都
往
外
頭
去
，
我
順
勢
躺
下
來
，
看
著
廟

頂
發
呆
。
如
果
真
的
打
過
來
，
這
就
是
我
最
後
發
呆
的
時
刻
。
嗯
！
嗯
！
嗯
！

外
頭
一
陣
吵
鬧
，
我
好
不
容
易
掙
扎
著
起
身
，
每
一
根
骨
頭
都
像
自
有
主
張
不
怎
麼
聽
我
使
喚
。
村
長
大
喊
，

船
都
給
你
了
，
究
竟
還
要
怎
樣
！
我
往
前
探
，
阿
吉
瞧
見
我
，
叫
我
過
去
。
或
許
太
累
了
，
我
傻
愣
愣
地
就
真
的
往

前
，
站
在
他
的
身
邊
。

阿
吉
說
，
這
船
能
行
不
能
行
沒
有
人
知
道
，
要
村
民
派
人
駛
船
去
本
島
。
今
天
是
長
浪
，
這
船
一
下
水
可
能
就

沒
頂
了
。
我
回
頭
看
了
看
村
民
，
年
輕
的
幾
乎
沒
有
，
或
者
年
輕
的
都
躲
起
來
了
。
我
往
前
站
，
告
訴
阿
吉
我
來
開

船
，
我
知
道
本
島
往
哪
個
方
向
。
八
十
四
歲
的
阿
嬤
大
聲
罵
我
，
不
成
囝
，
佗
位
知
影
本
島
按
怎
走
。
我
抓
抓
頭
，

確
實
說
了
大
話
。
阿
春
嬤
看
著
我
，
緊
緊
捏
了
一
下
我
的
手
，
拍
了
拍
。

﹁
好
，
我
去
。
﹂
阿
春
嬤
說
。

老
闆
娘
第
一
個
站
出
來
反
對
，
阿
春
嬤
九
十
幾
歲
了
，
怎
麼
可
能
開
船
。
村
長
說
要
去
，
老
闆
娘
說
你
的
頭
還1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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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
著
，
不
准
去
。
拉
拉
扯
扯
，
最
終
阿
春
嬤
決
定
跟
八
十
四
歲
阿
嬤
還
有
老
闆
娘
一
起
上
船
。
三
個
加
起
來
快
兩

百
五
十
歲
的
女
人
，
決
定
開
著
不
知
道
還
能
不
能
浮
起
來
的
小
艇
，
在
長
浪
又
即
將
漲
潮
的
時
刻
，
往
東
三
十
公
里

到
本
島
去
尋
求
協
助
。
剛
剛
才
響
起
的
悶
響
說
不
定
就
是
砲
彈
聲
，
能
打
到
花
嶼
就
能
打
到
往
本
島
的
海
上
。
這
是

一
條
根
本
沒
有
機
會
回
來
的
路
，
我
站
出
來
反
對
，
說
真
的
要
去
，
我
要
跟
著
去
。
我
去
監
視
她
們
，
誰
知
道
她
們

幾
個
阿
婆
會
不
會
跑
了
就
不
回
來
。

阿
吉
同
意
了
，
我
笑
了
。

我
上
了
船
，
最
前
面
是
八
十
四
歲
阿
嬤
，
再
來
是
老
闆
娘
、
阿
春
嬤
，
最
後
才
是
我
。
船
準
備
下
水
前
，
阿
春

嬤
伸
出
手
把
我
推
下
船
。
佝
僂
的
阿
春
嬤
身
高
大
約
一
百
五
十
公
分
，
加
上
駝
背
可
能
只
有
一
百
三
十
公
分
。
我
們

之
間
差
距
有
五
十
公
分
以
上
，
而
我
就
這
樣
落
水
，
嗆
著
，
溼
透
。
抬
起
頭
，
船
已
前
行
。

阿
春
嬤
回
過
頭
，
對
著
我
笑
了
，
揮
揮
手
，
手
裡
拿
著
那
張
照
片
。
八
十
四
歲
阿
嬤
在
最
前
面
已
看
不
清
臉
，

浪
太
大
了
，
速
度
飛
快
。
隱
隱
約
約
間
，
我
聽
見
老
闆
娘
脖
子
上
的
收
音
機
，
傳
來
乾
癟
的
歌
聲
，
然
後
是
阿
嬤
們

的
聲
音
。

﹁
雨
夜
花
、
雨
夜
花
。
﹂

﹁
受
風
雨
吹
落
地
。
﹂

﹁
無
人
看
見
，
每
日
怨
嗟
，
花
謝
落
土
不
再
回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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＃本
島
來
人
了
，
也
帶
了
補
給
。
究
竟
說
著
什
麼
我
也
沒
聽
清
楚
，
林
老
師
湊
上
前
去
聽
，
晚
一
點
就
會
來
我
這

裡
說
明
白
。
前
因
後
果
再
沒
那
麼
重
要
了
，
仙
姑
在
我
旁
邊
搖
尾
，
黑
狗
伙
伴
剩
下
三
隻
。

值
得
高
興
的
是
，
村
長
控
告
那
幾
個
釣
客
，
本
島
來
的
人
說
，
下
一
班
船
會
有
警
察
一
起
過
來
。
這
個
島
究
竟

發
生
了
什
麼
對
我
來
說
不
重
要
了
，
三
個
阿
嬤
唱
著
歌
，
拋
下
我
，
往
前
。
從
此
再
沒
回
來
過
。
起
風
了
，
我
聽
不

見
任
何
聲
音
，
除
了
在
浪
中
的
︿
雨
夜
花
﹀
。
少
了
三
個
阿
嬤
的
花
嶼
還
是
花
嶼
，
我
不
是
原
本
那
個
我
了
。

沒
有
砲
彈
、
沒
有
末
日
，
網
路
系
統
不
知
是
否
遭
到
攻
擊
而
癱
瘓
，
緊
急
調
派
所
有
員
警
回
本
島
支
援
，
據
說

台
灣
也
一
團
亂
。
失
去
了
訊
息
失
去
了
往
來
補
給
後
，
每
個
人
都
會
成
為
孤
島
。
所
有
外
地
人
都
撤
離
或
者
被
捕

後
，
我
坐
最
後
一
班
船
。
村
長
跟
著
我
去
本
島
做
筆
錄
。
海
巡
還
在
搜
救
阿
春
嬤
她
們
三
個
，
村
長
說
大
概
沒
望

了
，
接
下
來
一
個
小
時
的
航
程
我
們
便
什
麼
都
沒
說
。

仙
姑
在
船
上
搖
尾
巴
，
我
摸
摸
她
的
頭
，
下
巴
靠
在
我
的
腳
上
趴
著
。
剩
下
的
三
隻
黑
狗
跟
著
林
老
師
，
我
讓

仙
姑
跟
他
們
說
，
很
快
就
會
回
來
，
很
快
地
。

船
開
了
，
距
離
馬
公
三
十
里
。
往
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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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
破
困
獸
之
島 

甘
耀
明

︿
正
東
三
十
里
﹀
是
聳
動
小
說
，
一
群
島
民
被
困
於
澎
湖
花
嶼
，
看
似
動
機
架
空
︵
憑
空
捏
造
︶
，
又
對
當
今

政
治
若
有
所
指
，
歧
義
擺
盪
，
任
君
挑
選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這
群
島
民
的
傾
軋
取
權
，
奪
取
雜
貨
店
物
資
與
犬
隻
資

源
，
陷
入
小
說
︽
蒼
蠅
王
︾
叢
林
法
則
的
衝
突
，
人
性
糾
葛
纏
扯
，
往
復
傷
害
，
對
現
實
世
界
的
真
切
投
射
，
絲
毫

不
讓
步
。
然
而
在
權
力
纏
鬥
縫
隙
，
卻
汩
汩
流
露
人
性
溫
度
，
小
說
敘
事
者
成
了
解
開
僵
局
的
契
機
，
一
步
步
找
到

解
救
方
舟
。
小
說
融
入
澎
湖
花
嶼
的
人
文
、
地
貌
與
漁
產
，
面
積
一
平
方
公
里
餘
的
小
島
，
在
作
家
筆
下
倏
忽
立

體
，
海
風
鹹
熱
，
湧
浪
層
層
，
看
似
困
鎖
鹽
鹼
地
，
實
則
大
海
八
方
，
有
突
破
可
能
，
致
使
寓
言
／
預
言
小
說
︿
正

東
三
十
里
﹀
非
欲
言
又
止
，
大
膽
道
出
了
人
性
溫
暖
與
團
結
可
貴
，
更
顯
該
小
說
意
涵
豐
潤
，
獲
得
首
獎
，
實
至
名

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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